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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山看來，張大千弘揚了敦煌藝
術，敦煌藝術也成就了張大千。他指，
張大千通過在敦煌的二年零八個月的臨
摹研究，使他進入到中國藝術的一個新
的領域。從直覺上感悟到敦煌藝術表現
手法的多樣性和藝術內容的豐富性、以
及結構畫面的形式美感。這些他從沒見
到過的巨幅壁畫和雕塑，激發了他的藝
術靈感和藝術創作的衝動。為張大千後
來畫出的一批色彩處理平面展開、色調
清新明快、極具敦煌壁畫風采的山水畫
處理手法的作品，如作於1942年的《巫
峽清秋》、巨型長卷《蜀江秋靜圖》、
1946年《雲山老人秋江野鶩圖》；以及
諸多的人物畫，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他
是近代中國畫家中難能可貴、不斷進取

求索的畫家。
如果將張大千創作生涯歸結為三個時

期。那麼，第一階段是向內地傳統繪畫
學習，博取眾長，特別是通過向石濤、
八大等文人畫的臨摹、研究和學習，從
而成就了傳統文人畫家的張大千。
第二階段則應是對敦煌藝術的研究、

臨摹和創作實踐的時期，他明白了敦煌
藝術是在以中國文明為主體，與其它世
界三大文明相交融的產物，用敦煌藝術
作品和展覽敲開了西方世界藝術的大
門。因此，他能在藝術之都的法國展
覽，衝擊當時巴黎盛行的現代藝術。
而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張大千的第

三時期，應是一個成熟的知名中國畫家
與西方現代藝術相交融相吸取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吸取19世紀末20世紀初，方
興未艾的印象派、抽象派和表現主義等
諸多流派之所長、表現手法和技巧、融
入到他的中國畫創作之中，他集古典與
現代、抽象與具象、東方與西方相結
合，揮灑自如，融為一體，創造出獨具
特色的張大千風格的大潑墨、大潑彩的
中國畫，使得他的藝術創作，進入到他
的藝術人生的巔峰時期，並推動了中國
畫的進程，為中國畫的繼承和發展、為
延續敦煌藝術，作出了他卓越的貢獻和
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啟發和孕育了
好幾代的中國畫家。
何山認為，張大千是一個影響中國畫

進程的藝術大師，一個影響世界藝術的
中國畫大師。

敦煌石窟是世界上集壁畫、雕塑、
文書、史料最為豐富、久遠、龐大的
石窟藝術群體，是古代藝術的寶庫與
民族文化瑰寶。敦煌如此燦爛輝煌的
藝術，對何山這個當年壁畫專業的學
生來說，早就有魔力般的吸引。但
當年的生活與工作條件，臨摹複製條
件之艱難，環境之惡劣，沒有親身經
歷過的人，是難以想像的，「經歷過
的人也不堪回首」。何山表示：「張
大千以著名畫家身份，第一個來到敦
煌從事臨摹、研究，實在難得！」
「當時的敦煌研究所，宿舍是馬廄

改造的，飲用水是從山溝裡流出來的
兩股泉水：一股苦的，一股甜的合流而成，
又澀，又苦，生存環境艱苦惡劣。」何山回
憶，洞窟臨摹的條件極為艱難，光線極為暗
淡，能從事繪畫描摹的時間極為短暫，需爭
分奪秒工作。爬高上低，磕磕碰碰也可能會
發生。何山在有電燈的年代到敦煌，但電網
並未通到莫高窟。大部分時間，何山是用煤
油燈臨摹，為了顏色的準確度，只能利用短
暫的太陽光用鏡子反射到牆上作畫。「四十
年代，張大千投荒萬里入敦煌，其艱苦可想
而知。」何山說。1940年10月至1943年10
月， 張大千自籌資金，攜帶妻室弟子及喇
嘛，先後兩次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並臨摹了
敦煌壁畫，歷時約二年零八個月。他以驚人
的毅力和超凡的速度，臨摹了約270餘幅敦
煌壁畫作品。1943年10月，張大千用20餘
頭駱駝滿載敦煌臨本及家什離開了敦煌，

回到四川。然後他又完成了近20萬字的
《敦煌石室記》論著。

珍貴臨摹原件送祖國
張大千將敦煌藝術帶給了世界，同時也

將珍貴的臨摹原件交付給了祖國。1953年
及1955年，張大千在大陸的家人秉承其意
願，兩次將留在大陸的壁畫臨摹品220件全
部交給國家，由四川省博物館收藏。1968
年11月，張大千將攜帶的壁畫臨摹品62幅
全部捐贈台灣故宮博物院。
1994年受原台北故宮博院院長秦孝儀親

自邀請，何山有幸至館藏珍品庫中，非常難
得地見到了保存完好如新的上世紀四十年代
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本。睹物思人，看後，
何山非常敬佩和感動，「上世紀四十年代的
畫家，是多麼沉隱、謙恭、敬業。」

張大千的同代人油畫家，1944年起擔任國
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也碰到類似
的情況，他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何山引述，常書鴻在他的《九十春秋》一

書中記敘：「……220窟貞觀十六年唐代人畫
的壁畫，是初唐時期的代表作品。1944年，
老工人竇占彪從宋代重繪的泥壁下剝露出來，
色彩金碧輝煌，燦爛如新，東壁左右的維摩變
中維摩居士的畫像，帶有晉代大畫家顧愷之
『清羸』的畫風和神態。這是莫高窟中所有五
十餘幅維摩變中最好的一幅。這是前人，包括
研究者如伯希和、斯坦因、華爾納以及張大千
等所未見識過的。」
何山認為，這段記述透露了疑點：竇占彪

是敦煌老職工，極其老實、憨厚、率真，沒有
領導指示同意，不會擅自作主剝除壁畫，更何
況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朝代的壁畫。剝壁當然是
要經常先生的同意。這裡常先生含糊了自己的
角色，留給讀者去想像和點評。

他表示，宋代以後敦煌壁畫進入世俗化時
期。元、明、清以後進入衰退期，對前朝的壁
畫特別是雕塑，進行塗抹修改，屢見不鮮、很
多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堪入目，只好搬遷至
一些空窟保存。所以張大千和常書鴻兩位藝術
家將風化及模糊不清的壁畫剝除也未必不可。
只是如何將剝除的舊壁加以保存等技術，成為
需解決和攻堅的新課題。

「事件距今已經時隔
七十多年了，照

此謬誤流傳，不知何日方
休。而了解這個時代，經
歷和參與過此事的大多數
當事人多已辭世。」何山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時表示，作為曾專門調查
這樁公案的人，有責任將
所了解的情況公諸於世，
還歷史本來面貌。
上世紀六十年代，經組
織批准，何山曾對張大千
「毀壞敦煌壁畫」一案作
了調查，專程到甘肅省及南京檔案館查閱了
當年稱之為「敵偽檔案」和與此有關的報
道，訪問了當年健在的與張大千先後的同事
及工友李復、竇占彪等人。何山的調查結果
是：查無實據，「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
壁畫情事」而結案告終。

張大千被指剝落壁畫
據悉，1948年的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
次會議上，曾經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執行委員
郭永祿，提案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借
名罔利敦煌古蹟」，要求省府對其嚴辦以儆
效尤。後經省府調查，於1949年3月甘肅省
參議會第一屆笫七次會議，對此作出結論：
「省府覆函：查此案先後是奉教育部及函准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覆：張大千在千佛
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
既然當年國民政府已有結案，此案怎麼會
還未了呢？
何山引述國民黨大佬、書法大家于右任的
隨員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
記述：我隨右老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由蘭
州前往敦煌，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
兩層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成分分離，表
面被火焰燻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
跡。蘇聯十月革命後，一批白俄難民湧入敦
煌，住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內，燒火做飯所
致。「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
衣履，似為唐畫供養人像，張大千先生對于
右任老先生解釋，右老點頭稱讚：『噢，這
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揭開壞壁一
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
到底層壁畫的原貌、手拉上層張開欲裂的
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
久腐蝕之故……」
竇景椿還在文中記敘：「適有外來遊客欲
求張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
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
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謝稚柳還張大千清白
後來，張大千同時代的畫家，書畫鑒定家

謝稚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我到敦煌
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
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
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
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裡還有
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裡的
菁華呢？」謝稚柳還說：「這幅壁畫對考據
唐代藝術幫助很大。」
何山表示，張大千在他的《臨摹敦煌畫展
覽目次》中曾有相關表述：「莫高窟重遭兵
災、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
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
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
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

處、內層有唐咸通七載(公
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
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
宋，已兩次重修矣。」由此
看來，張大千的出發點是好
的，一個有年代提記和出自
盛唐名手之壁畫，這對石窟
考古的斷代、編年，對藝術
史家和畫家，是極為珍貴的
重大發現。被殘破敗壞的宋
畫泥皮所覆蓋，將之剝離，
在他看來應是對中國美術史
的一大貢獻。

隔行指責實有失公允
在關於張大千損毀敦煌壁畫的傳言中，最

為引起關注的就是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
校，後就教於北京大學的史學家向達先生，
他以國立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成員的
名義，先後以真名向達和筆名方回，發文揭
發張大千毀壞敦煌壁畫；並向當時的國民政
府、教育部中研院及甘肅省議會狀告張大千
「為滿足私慾」「破壞敦煌壁畫」，要求嚴
懲為戒。
何山認為，向達早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

學校，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上世紀
四十年代針對張大千先生到敦煌臨畫所見，
提出保護敦煌壁畫，並指出在臨摹中應保護
文物所應注意的事項。有感而發，是一個歷
史學家的責任和良知。但有時隔行如隔山，
當時證實和書寫歷史的主要是靠文獻史料，
此外是靠考古發掘。敦煌石窟，因洞窟有
限，牆面有限，後代劃破前朝的壁畫後，再
塗泥繪製，是常有的事。怎麼進行石窟考
古，有待進一步的商榷和研討。不過僅憑臆
測，就認定張大千是「不想讓後人看到敦煌
壁畫」，不僅有失公允，也欠厚道。

率先臨摹複製敦煌壁畫
在何山看來，張大千對敦煌藝術走向世界

功不可沒。他是第一個將敦煌壁畫進行臨摹
複製，在國內刊發出版；第一個舉辦大型敦
煌壁畫臨本展，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振奮
國人；第一個對敦煌藝術進行解析，從學術
上總結出敦煌最具影響力的十條，為當時中
國的人物繪畫，以及當時整個沉悶的畫壇，
注入了新鮮血液；他也是第一個對敦煌石窟
進行學術考察，書寫了20多萬字的《敦煌石
室記》的學術論文帶頭人；他還是第一個對
敦煌石窟進行編號，為過往及當代研究敦煌
石窟史和藝術史的中外學人，提供了研究的
方便。同時，張大千還是第一個向當時的教
育部以及于右任等提議組建敦煌藝術研究
所，並提供了人員名單，自己還親任籌委會
委員一職。
張大千在《談敦煌壁畫》一文中，將敦煌

藝術對中國藝術的貢獻，歸納為十條：一是
佛相人物畫的抬頭；二是線條的被重視；三
是勾染方法的復古；四是使畫壇的小巧作風
變為偉大；五是把畫壇苟簡之風，變為精
密；六是對畫佛與菩薩像有了精確認識；七
是女人都變為健美；八是有史實的畫走向寫
實的路上去了；九是寫佛畫，卻要超現實來
適合本國人的口味了；十是西洋畫不足以駭
倒我們的畫壇了。
何山認為，從歷史記錄和客觀效果來看，

張大千在弘揚敦煌文化與藝術方面，是一個
開拓性的人物。不僅是對敦煌，而且對中國
畫本身而言都是如此，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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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敦煌文物研究所肅敦煌文物研究所，，報到第二天他就下洞窟工作報到第二天他就下洞窟工作。。20172017年盛夏年盛夏，，年近八旬年近八旬

的旅美畫家何山回到闊別的旅美畫家何山回到闊別4040多年的敦煌多年的敦煌，，參訪參訪、、學習學習，，看了當地著名的看了當地著名的

《《盛世敦煌盛世敦煌》、《》、《又見敦煌又見敦煌》》大型演出大型演出，，感悟至深感悟至深，，夜不能寐夜不能寐。。激動之激動之

餘餘，，他聽到專家同行議論最多的竟然是他聽到專家同行議論最多的竟然是「「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流言的流言，，

心情複雜心情複雜。。

同樣的洞窟空間同樣的洞窟空間，，同樣在艱苦卓絕的年代同樣在艱苦卓絕的年代「「鑿壁偷光鑿壁偷光」，」，何山深深理解何山深深理解

到張大千在洞窟中度過的兩年零八個月到張大千在洞窟中度過的兩年零八個月。。這也使他無法忍受這也使他無法忍受，，張大千張大千7070多多

年後年後，，仍然身負罵名仍然身負罵名。。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李望賢、、熊君慧熊君慧（（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剝除舊壁未必不可 保存技術需攻堅
敦煌藝術成就張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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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荒萬里入敦煌投荒萬里入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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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何山畫家何山 ■■何山作品選何山作品選
《《敦煌壁畫敦煌壁畫》》之中華魂之中華魂

■■張大千作品張大千作品「「敦煌壁畫臨本敦煌壁畫臨本」」

■■張大千作品張大千作品「「敦煌壁畫臨本敦煌壁畫臨本」」

■■張大千作品張大千作品「「敦煌壁畫臨本敦煌壁畫臨本」」

■■張大千張大千

■■剝除舊壁需要一定的技術剝除舊壁需要一定的技術


